退役军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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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寂静的夜晚，在一座孤寂的山头，有一匹高大的猎狗，对着星空伸长了粗壮的脖颈，用它那润湿的鼻尖，指着清冷的月亮，发出一声声凄婉而疹人的长号……
人们纷纷走出屋子，望着那冷森森的大青山，揪心地说：怕又要出事了哇？
这哀号着的狗，就是退役军犬黑豹。它是龙王村土家族老猎人张三叔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忠实的卫士。黑豹出生在大兴安岭之北，那地方属于东北虎游猎的范围，由于造物主神奇的安排，使得黑豹获得了一副猛虎的骨架。当它刚刚可以离开母亲，在村子里颠来颠去的时候，就跟着它的一群兄弟姐妹被人塞进一辆汽车，送到了一所警犬学校。两年军营生活，迫使它接受了许多严格的操典，紧接着，它又跟随一支部队南下，在密林中执行剿匪任务，度过了几年紧张而又艰险的戎马生活。只因为一个极偶然的疏忽，它负了重伤，残喘之中，让张三叔背回家，这才在土家山村住了下来。
黑豹比龙王村里任何一个人所看到过的猎犬都要高大威武，以致足足有半年之久，许多人还根本不敢从它身边走过。而住在隔壁王老太太家的一匹狮毛狗，直到一年之后才敢向它奉献殷勤，这就是它最初给人的印象。
黑豹对龙王村的贡献，远远大于某些在这里世居的人。有人曾粗略计算过，十余年间，黑豹咬断过二百只狐狸的喉管，配合主人猎获过一百只野猪。至于野鸡呀，灰毛兔哇，草麂和鹌鹑，在它手里丢掉性命的，更是不计其数。
其实，干这一行，不过是它的本能，值得一提的应当是它那一手惊人的专门技术。那还是黑豹受伤后刚刚恢复体力的时候，生产队的一桶蜂蜜突然被盗了。小偷选了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来干这件事，作案现场既没留下脚印，也找不出半点证据。这事告到县城，公安局长不愿意为这点小事走一百来里山路。保管员冯老八只会咒骂，谁也想不出一个办法来。这时候，只有黑豹不声不响，迈着悠闲的步伐，活象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探。它在人们不大注意的地方嗅着。忽然，黑豹发出一声奇特而骇人的咆哮，这种声音是本地猎犬无法比拟的。人们一窝蜂跟着它奔跑着，来到一间大瓦屋跟前。黑豹巧妙地撞开大门，跳进卧房，钻进床脚，把百十来斤一只漆木桶掀了出来。接着，它开始向人群中走去，人们吓得四散，黑豹冲上去一口叼住了冯老八的裤管，将他拖翻在地，然后瞅了他一眼，象没事儿一般回到了主人身旁，那神态好象是说：“下面的事你们来办吧！”
黑豹以区区小技，而初露锋芒，一下子就震慑了整个龙王村。从这起始，大如失盗奇案，小到丢了一只母鸡，人们都来求助于黑豹。由于黑豹的存在，龙王村里，狐狸和小偷几乎绝迹。退役军犬黑豹的名字在大青山下越传越远，越传越神，人们可以公开作证，在这一带，黑豹的声誉远远在当时的公安人员之上哩。
充满了人类各种气息的村庄，在黑豹面前展开一个多么富有情趣的世界。每天，黑豹完成了对村庄的例行巡视后，就在大柏树下的高坟台下卧下来，好象在对各种材料进行综合分析：老狐狸又到村口来过一次；冯老八家里又来了几个陌生人；老虎沟的那只小白狗真是一匹娇娆的小妮儿；啊，明天该打猎去了，主人又在擦他的枪哩……陪着鸡群散步是欢快的，小黄嘴不愧是来亨港的羽毛旗，母鸡们就前呼后拥，欢天喜地地去向每一只露面的虫子进攻。有时候，黑豹则率领伙伴们去视察生产队的禾场，去草地上赛跑，去狮毛狗家串门。如果主人呼唤小猪巴克夏，而它公然不肯回去时，黑豹便会毫不犹豫地衔着它颈子上拖着的那条柔软的绳辫，一直把巴克夏拉到主人跟前。
黑豹的机敏、勤勉、守纪律和对主人的忠诚，总之，黑豹的品格使得山野里的所有的狗，不，简直使得某些人们也相形见绌！在同一个太阳之下，它和人类共同管辖着以小木楼为中心方圆数公里以内的地面。一只狗还该享受一些什么呢？似乎什么也可以不要了。可是，黑豹又为什么要哭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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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一个阴沉的下午，村里人都显得烦躁不安，有人把黑豹的主人喊去了，黑豹也急忙跟了走。一群人集在那里，黑豹看见主人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写了字的牌子，冯老八又将一柄铜锣塞在主人手里，要他敲打着，沿家沿户走去。黑豹觉得很新鲜，紧张而又愉快。也不知是谁又找来了一块纸牌，上面写着几个字，给黑豹挂在脖子上，又有一个人找来了一只破烂的裹兜①套在它的前胛，极象穿上了一件背心。黑豹显得很兴奋，眼里闪射着光彩，对每一个人都望了一眼，仿佛是在向大家表示谢意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①　　用皮子做成，形状近似小孩的兜肚，用来装火枪的弹药诸物。
黑豹很得意地跟上主人，踏着有节奏的步伐前进。人群中马上爆发出一阵狂叫和欢呼。黑豹赶紧朝主人身边靠了靠，人们笑得更加厉害。主人踢了黑豹一脚，黑豹停下来，望了一眼，猜不透主人的用意，因为主人从没踢过它，这也不象什么暗号。听着主人手中发出的沉郁的锣声，它又紧跟几步，和主人并排走着。人群中爆发出更大的笑闹声。黑豹自豪地想到了那次同主人猎获了一只狗熊之后，回到村子里受欢迎的情景。冷不防，主人又踢了它一脚，而且这次比上次踢得重，它开始警觉起来。黑豹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毛狗，当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同寻常之后，立即偏过头去观察主人的脸色，这一看，它伤心极了，主人很痛苦。不少人仍然在不怀好意地笑闹，连那些平日里见了它都恭恭敬敬让路的人，这时候也改变了脸色，特别是那些学生和小孩，一窝蜂跟在后面，甚至丢石头，吐口水。这究竟是因为什么？这世界怎么啦？
回到家中，主人也不做饭，只坐在那里抽闷烟。黑豹独自走到厨房里去找点吃食，一不小心，把几只碗撞倒了。主人拖过一根树条，劈头盖脸朝黑豹打来。主人好象疯了。
从这以后，村子的气氛变了不少，黑豹的性情也变了不少，只要那些人一走近屋子，它就咆哮着不肯让步。这当然引起了一些人的恶感，连曾经求助过它的人，也因了别人的怂恿，开始骂它，驱赶它，还时常采取严厉的手段。
这天早晨，黑豹正和巴克夏在池塘里游泳，小竹园边忽然闪出一彪人马。黑豹眼尖，一眼就认出了提枪的冯老八，它急忙跳上岸来，耸去身上的水，警觉地趴在地上。黑豹不懂得人类在发生怎样的变化，但它注意到向来死蔫没气的冯老八忽然得意起来。他不跟男人们下地，常常吆五喝六，动不动就把人们喊到一起，没完没了地念着一纸什么文章，或是喊叫着什么问题。而且，那些好心肠的老婆子们也无缘无故地把鸡杀了，卖了，村子里打架，放枪，闹得很是凄惶。
主人在愤愤地分辩什么？黑豹竖起耳朵来，感到事情又有些不妙。随着冯老八的手势，有几个人扑上去，推推搡搡象要把主人拉到什么地方去。正在这时候，黄豆地里传来了公鸡小黄嘴扑动翅膀、大喊大叫的声音。人们一齐转过头去，只看见一团团白羽毛从黄豆蓬中飞出来，这是老狐狸在扒鸡。大青山侧住着一匹刁猾的红尾巴老狐狸，张三叔和黑豹几次都没能猎获住它。这偷鸡贼真是泼皮胆大，最近居然敢在大天白日里趁火打劫。
张三叔一面吼叫着，一面冲过去，高声呼唤着黑豹。老狐狸高扬着火红而蓬松的尾巴，已经钻过黄豆地，跳过一道沟，一溜烟上了水田埂。从前，村子里出了这类事，如果黑豹不在，人们就把王老太太家的狮毛狗叫出来。狮毛狗是狗类中那种无所事事的小市民，除了会偷嘴和瞎汪汪外，没有别的本领。但是，它今天颇有点丈夫气慨，很勇敢地冲了出来。人们一声一声地催促它：“咬倒哇！咬倒哇！挨刀的。”它急急忙忙撒开滚圆的双腿，伸出那成天伤风的鼻子横叫竖窜。尽管人们都站在木楼前，呼喊着，叱骂着，那匹老狐狸却不惊不慌，走几步又回过头来，仿佛在欣赏一出与自己无关的闹剧。看看狮毛狗追近了，它还忍不住要同狗舅爷①开一个小小的玩笑，放出一通救命屁来，然后跳开几步，观看追赶者的窘态：狮毛狗立刻象一只独木船陷入了湍急的漩涡中，在那看不见的迷魂阵里团团打转。
1 土家人说，狗是狐狸的舅爷。
眼前的一切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。面对这类可笑又可气的情景，黑豹迅速确定了方位，轻轻一个弹跳，后腿立地，将整个身子撑起来，当头部上升到最高点的时刻，它马上发现了三百步之外老狐狸的旗帜，那强盗在得意的时候，从不肯把火红的尾巴拖偃在后面的。
正在这时候，冯老八手中的枪响了。黑豹在战场上听惯了那震慑魂灵的枪声，那种枪声追击着目标呼啸而去，象号角，赛战鼓。此时，枪声鼓舞着它的斗志，黑豹开始高叫起来。突然，又是一响枪声。黑豹只感到一股巨大的力将它推倒在地，耳朵好象被撕去了……黑豹怔怔地望着天空，好象在发问：难道是放枪人搞错了目标？难道连狐狸和猎狗都分辨不清？但一听到小黄嘴求救的喊声，黑豹又忘了惊恐和伤痛，从地上一蹿而起。
当老狐狸弄清楚枪声是怎么一回事之后，它就象田径场上一个快要到达终点的长跑运动员，忍不住得意地回过头来，望望被自己远远抛在后面的竞争对手。老狐狸看到黑豹在枪声中倒下去，它笑了。
但是，老狐狸今天完全估计错了。第一，黑豹没有被打死，第二，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黑豹，绝不会对小黄嘴见死不救。正被双重仇恨压迫着的黑豹，这时候沉闷地吼了一声，它没有沿着老狐狸走的路去追，它知道什么情况下应该使用鼻子，什么情况下应该依靠眼睛和耳朵。黑豹对村子里的每一条路都曾作过系统的考察，从这里到龙王背，大跑多少步，小跑多少步，黑豹都了如指掌。黑豹沿着一条对角线冲过去，而将有关耳朵受伤的一切疑问抛有脑后。
当老狐狸正要跃进丛林的一刹那，它从公鸡撒开着的翅膀的空隙间，发现在前方石墩上，端坐着一尊高大丰壮的毛神，耳朵上正滴着热血。老狐狸收煞不住，惯性已将它送到了毛神的面前，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遭遇。黑豹踞坐着，怒目而视，那脸色就象龇着的那对虎牙一般残酷，又象他脚下的石头一样无情。老狐狸一阵痉挛，从跳跃中跌落下来，正好匍伏在狗的脚下，急惶惶将衔着的公鸡向黑豹甩去，自己就势躺倒，一动也不动。它是跌死了？它是吓死了？不！这是它惯用的花招。它就这样佯死了一阵，等待狂跳的心稍微平静些，当它确信没有感受到钢牙刺进肉体的痛苦时，一个侧滚翻，逃之夭夭了。
黑豹早已识破了老狐狸的伎俩，要不是急着小黄嘴的伤势，黑豹是绝不会放过这无耻强盗的。黑豹忙将吓昏了的小黄嘴轻轻衔起来，跳上田埂，急急忙忙朝家中跑去。突然，有一道光环在太阳下闪了几闪，黑豹凭着丰富的狩猎知识，似乎意识到五十步之外有一支乌黑的枪管，正在追随着自己移动。一个正经猎人是从不把枪口对准猎犬的，黑豹发出一声不妙的吼叫，一个“乌龟缩头”就势趴下，接着就听到一声枪响，随着一股风，一颗子弹射在他的鼻子前头。
黑豹很久没有这样奔跑了。它沿着田埂飞奔，跳过一道沟，绕过一口塘，它在和生命比赛，也是和死神赛跑。子弹把头上的树叶，身旁的稻穗儿打得到处乱飞。黑豹绕着村子跑了三圈，仍然无法接近自己的小木房子。它在龙王背的高处站立下来，汗湿的身子一阵阵抽搐。它用忠实的眼光望着熟悉的村庄，好象在想：我没有偷吃过谁的东西呀？是吓唬过谁家的小孩？是守卫村子不尽力？是因为和小白狗调情？还是弄脏了道路？……黑豹哼哼叫几声，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最后，留恋地望了一眼村庄，衔起小黄嘴，慢吞吞朝丛林走去。
前面是一棵高大的猪栗树，树干上攀附着粗壮的洋桃①藤，藤上吊着一串串小金钟。黑豹和受伤的公鸡趴在一起，从这里可以望见山下的村镇。晚风吹拂着密林，沙沙作响。每一棵树都和黑暗拥抱着，黑影里好象躲藏着什么神秘而可怖的东西。村子里那只永不知倦的铁皮喇叭又开始叫起来，干干净净的空气中便飘荡着一些新鲜声响。有些话，黑豹很熟悉，但全不懂，它只记得，这只铁皮筒一叫唤，主人准会骂骂咧咧不高兴。主人这时候在哪里？小黄嘴正在悲伤地怀念它曾经领导过的那一群美丽而著名的卵用鸡，它们都在捕杀之中全军覆灭了。黑豹眼前也时时出现那一张张钉晒在板壁上的鲜血淋漓的狗皮…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①  洋桃即中华猕猴桃。
星星和萤火虫都点上了灯笼，黑豹感到烦躁不安。这些天的不平遭遇，那戏弄，那冷眼，那诟骂，那挨打，那暗算，还有那拴在尾巴上爆炸的鞭炮……，黑豹无法理解也无法适应眼前的一切，它越想越伤心，就放声号叫起来。
黑豹身上的石头还散发着晒了一天之后的温热。它叫累了，闭上眼睛，想休息一会儿。顿时觉得这块热乎乎的石头轻轻摇荡起来，仿佛跟着那闲荡的萤火虫，浮到了一个什么地方。
那也是一个黑沉沉的夜间，为了追捕一个匪徒，十来个人悄无声息地搜索，前进。黑豹跟在班长身后，用它的鼻子和耳朵极力捕捉某种信息。忽然，黑豹闻到了那种信息，它立即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呼叫，它挣扎着，跳跃着，这是离目标已经很近的表示。拴在项圈上的引索放开了，黑豹的夜光眼马上发现在两百步之外的一座棚子外面，两个黑影正扭成一团。黑豹敏捷地冲了过去，它认准目标，尖利的牙齿刺进肉中，舌头马上感受到了热血的快意。它高兴地发出一阵阵低鸣，却忽略了匪徒的另一只手。突然，一阵惨烈的疼痛攫住了它的心。黑豹知道不妙，但它的牙床骨仍然在死命地收缩，那汉子的手腕骨卡嚓一声断裂了，一切好象也都跟着粉碎了。
刺眼的电筒光柱之下，黑豹睁开艰涩的眼，匪徒已被捆做一团，而另一个人——是一个土家老人，正无力地倚在班长身上，露出疲惫的笑意，白色的盘头巾、猎枪和火药裹兜丢在一旁。黑豺发现人们睁着痛惜的大眼，盯着自己的什么地方。聪明的军犬挣扎着抬起头来，它突然象遭到雷殛一般晕死过去了，一串花白的肠子从一道裂开的血口里冒出来……三天过后，当黑豹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睡在火塘边了，身下是一只大竹篮做成的温暖的窝。它马上认出了那个跟匪徒扭打的土家老人，就是常到剿匪部队驻地去的老猎人张三叔，他现在成了自己的主人，正笑眯眯地坐在旁边。
黑豹看见主人，激动得汪汪叫起来，摇起尾巴扑了过去，却一下子跌醒了。黑豹站起身来，四面望了望，才发现这地方正是当年同匪徒搏斗过的山头，就在这里，黑豹结束了它的军旅生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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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晨风撕开夜雾，龙王村从山谷中展露出来的时候，太阳也把大青山顶染成一色金黄。山涧里传来淙淙水声，小黄嘴也忍不住高唱起来：“狗哥哥啊——”黑豹轻轻地哼了一声，那意思不是赞美，好象是说：忍着点儿吧，有什么好唱的！
黑豹正在为早餐发愁。这时候，它简直有些羡慕野狼，狼和狗原是一家，但后来，狼顽固地留在森林里，狗却从森林走出来，并且忠实地跟人类合作。由于在主人身边，慢慢过惯了坐享其成的日子，一旦离开村庄，便被迫分担起人类正在面临着的难题——吃饭。
浓重的雾从无数山洞里漫出来，又包围了山头，也好象罩住了黑豹的心。本来，吃饭问题在黑豹和小黄嘴来说，不是什么难题，黑豹穿的这身大兴安岭式黑里带霜的皮衣，就是野外生活能力的标记。真正的难题是巴克夏，这位千金小姐一半是因为主人不知去向，一半也是出于友情和好奇，就象那些跟着骑士们私奔的姑娘一样上山来的。在家时，它吃惯了热汤熟食，而眼前唾手可得的却只有野草，地皮之下虽然长着许多甜而多汁的块根，但它那柔弱而娇嫩的小嘴又拱不进地皮下去。
黑豹子在山前山后奔跑着，天知道有一种什么神明或本能启示了它，让它终于发现了一种三叶草，叶柄上长着一颗活象草莓的东西，它用舌头摘了几颗，尝到了一股甜甜的味道。黑豹激动万分，一阵风似地跑上山顶。巴克夏、小黄嘴跟着黑豹来到了小草坪。秋天的山野立刻变成了极丰盛的筵席，这里还有蚂蚁窝，有白米似的蚁蛋，草丛中还有编织精良的草团，中间会静静地躺着玉石球似的蛋卵。
生活有了门路，黑豹和它的伙伴们游历的区域也不断扩大。它们花了整整九天的时间，搜查了大青山的每一个角落。因为有了黑豹的旗帜，所到之处，那些四足的或是两翼的动物，有的落荒而逃，有的俯首称臣，黑豹对那些最爱毁坏庄稼的野猪、刺猬之流，采取了概驱逐出境的办法，毫不通融。
第十天，黑豹在一道隐蔽在马桑树林里的土沟里终于找到了老狐狸的巢穴。老狐狸拼命地朝丛林深处逃去，黑豹沉闷地怒吼了一声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将死神的箭附在牙齿上向对方射去。它们象两个越野竞赛的对手，追进丛林，跳过山涧，翻过山脊，绕过坟岗，又窜回丛林，一直追出五六里路。黑豹将近日来淤积的一切怨恨和烦恼全都向老狐狸泼去，好象这世界上一切罪孽的产生，都是因为这窃贼的存在。当黑豹用它那有些虚弱的身子把狐狸撞翻在地，一脚步踏在对方身子上的时候，狐狸还企图去嘶咬黑豹的腿。黑豹乘势一口咬住了狐狸的颈项，终于把这满身臊臭的强盗的喉管拉开了一道口子，放出了乌黑的血浆。
这之后，大青山周围的村子里先后都出现了黑豹的身影，有的时候，它甚至把公鸡和小猪带在身边，好象是在寻找主人，又好象是告诉所有的人，它们虽然上山，却一定要回来的。
当晚霞还没退尽的时候，黑豹轻快地穿过丛林，跳越山涧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石墩边。它想回去找找它的主人。
这里能够看到村口淡淡的屋影了，白露风从对面轻轻送来，黑豹突然截获到一种气味。它敏捷地跳过一口陷阱，借助树影匍伏到一块稀疏的竹林边，轻轻地伸出头去。
黑豹从黑暗中得到了一种启示，前面有一个人，就是这个人曾经怎样粗暴地对待过它和它日夜思念的主人。忽然间，黑豹奇迹般地嗅到了同类的气息。黑豹是多么希望世界上还有一只狗啊，哪怕是一只公狗。人类数万年来什么时候丢弃过狗呢？黑豹已经开始用脚爪在地上抓挠了。猛然，它发现跟在这个人后面的，根本不是一个活物，而是一根绳子拖着的一只淌血的狗的尸体。
黑豹伸长了脖子，龇着牙，被一种冲动所鼓舞，一阵报复心和渴求战斗的暴怒驾驭着它。它向前逼近，然后轻轻地但很坚决地一跃而起。单凭黑豹那伸出爪鞘的利爪和它那四颗强大的犬牙，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将来人扑倒，一口咬断对方的喉头而又轻易地逃避法律的责任。但黑豹毕竟是受过正规训练的一只灵犬，当它第一次攻射施行之后，冯老八那只拖着狗尸的手马上耷拉下来。在冯老八还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，一股强大无比的力又钳住了他，一下子将他甩出两丈多远，然后一个倒仰八叉跌坐在尖硬的石头上。这是一匹能够轻易擒获一个武装土匪的军犬所施行的保守性进攻，那种敏捷和有力实在叫人无法抵抗。
黑豹听着冯老八大呼救命和朝家中狂奔而去的脚步声，轻蔑地撇了撇嘴。它听到的是一种见了鬼神之后没命的呼号。冯老八过去那种胡搅蛮缠的勇气到哪里去了呢？
无疑，村子马上陷入了惊恐和慌乱之中。一会儿，喇叭也哇啦哇啦叫起来，人们不情愿地拿着电筒、火把四面包抄了一阵。后来，医院里露出话来，验证冯老八手上的伤口明显地显现为一只猛犬留下的纪念性牙痕。这真是大出意料的事啊，龙王村的人们从心底发出了一阵会心的讪笑。不过，黑豹的这一着，却给它的主人惹来了横祸，老人因此被送进一个特别开办的“学习班”。

四
  
从那次在村头受到意外攻击之后，冯老八就觉得有些心神不安。但是冯老八不相信鬼神，因此也不需要忏悔。老年人骂他是“呆心包”，他全不在意，他在努力栽种着铁杆儿庄稼①。这时候，上面忽然让他外面参观，而且一回村，又被提升一级。劲头一来，冯老八决定造“新农村”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①农民把拿固定工资叫做种铁杆儿庄稼
一座座房子嘎嘎吱吱地断裂了，倒塌了，满村子冲起漫天的尘埃。黑豹一整天都惊恐地盯着山下，闹不清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，只仿佛觉得心头残留着的温暖、信任、情感和希望正在随着那些旧房子一同消失。
天一擦黑，黑豹就迫不及待地下山了。它不敢贸然进村，走到龙王背上，将前脚平伸出去，让肚皮吻着湿湿的秋草，使腰肢尽可能地向下扇着，一动不动地匍伏在那里，感受着村庄的一种不可言传的快意，它甚至打了一会儿盹。
当剁猪草的梆梆声从村子里传过来时，天黑定了。黑豹因为思念主人而暗淡下去的目光明亮起来。它站起来，将身子抖了抖，精神也勃发起来。它在地上抓挠了几把，本想在歪杆子树下撒泡尿的，不知为什么又忍住了。
黑豹的身影象一道黑色的闪电，朝村子里迅速射去。清冷的月光下，展出在它眼前的是一片废墟，是碎瓦片，断木头。
他发现了一所旧房子，一所唯一留下来的旧房子，啊，。那是王老太太的房子吧。小木楼呢？黑豹徘徊着，东张西望地希望找见自己的小木楼。主人到底哪里去了呢？黑豹四处搜寻，希望能发现主人给它留下的什么记号。它的心中隐约产生了一种近似失职的内疚。黑豹激愤起来，用后爪在地上乱刨，发疯似的绕着宅基地奔跑着，咆哮着。
黑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房基，它还能辨认出来，哪里是冬天烤火的地方，哪里是主人睡觉的地方，还有厨房、厕所和储藏间，都还残留着故有的气味。
黑豹突然收住脚，鼻子盯住一个地方，瓦砾中送出来一缕甜蜜而辛辣的味儿。黑豹打了一个响鼻，轻轻地叫了几声，选定了地势，就挖刨起来。它先是昂起头用前爪刨地，随着坑的加深，黑豹的半截身子都快埋进坑里去了。它用前爪将瓦砾刨松，送到胯下，然后用后脚推出坑外。那股气味愈来愈强烈。黑豹的爪鞘已经血肉模糊，它痛得有些龇牙咧嘴，但还是顽强地刨下去。它好象已经听到了主人的喘息，干燥的墙土腾起烟尘，黑豹感到口干舌燥，不得不跑到池塘里去喝些水，跑回来再继续它的神圣事业。
就这样，黑豹子从初夜一直刨到鸡叫二遍，它的爪子才触摸到一个光滑的东西。黑豹欣喜若狂，咬住那个显露出来的东西狠命一拔，随之，自己也无力地栽倒在坑边。一根装饰着玉石嘴儿的铜烟锅在月光下躺着。黑豹看到了主人从不离身的物件，兴奋得伸出干燥的舌头，舔去竹鞭烟杆儿上的土，然后，安详地枕在烟窝上，喘着气。
夜风最后抚去了黑豹的劳累，它抬起头来，奇迹般地发现，就在春天玩耍的空地上，突兀地树起了几所新房子。这些房子给黑豹带来了新的希望，它起身衔起烟杆，轻手轻脚朝那几年散发着松木香气的木房子走去。这几所房子都笨拙地学着城里的样式，这使黑豹很不高兴。它摇摇脑袋，那样子好象在表示：原来的村庄有什么不好呢？为什么要把一切都翻转来？连那条平坦的土路也毁了，却又独独留下王老太太一家。黑豹暴躁地朝新房子跑去，凭几味找到了一扇大门，按照每次进村必做的功课，它抬起后腿，将那足足憋了一整天的尿水，舒心爽气地撒在那崭新的大门上。

五

第二天天刚黑，黑豹走出了丛林。它嘴里叼着一件东西，躲开人们的注意，飞快地穿过村庄，朝公社的方向奔去。公社的房子高高耸立在山岗上，黑豹沿着昨天找到的地方钻进院子，在楼下一间房子边停下。木板门关着，强烈的稻草气、烟草味、汗气和着呼噜呼噜的鼾声从门缝里溢出来。黑豹开始用爪子去抓门，用牙齿去咬门角。门动了动。正在这时候，楼上一间房子的木板门吱嘎一声开了，一道灯光洒出来。黑豹急忙跳到黑暗处。有一个人伸着头四处瞅了瞅又缩了回去。足足等了半个钟头，黑豹才敢来到门边，这一次，它胆子大了一些。它把头拼命地朝房子里挤，弄不开门，它急得哼了起来。黑豹显然把房子里的人吵醒了，他们以为来了小偷，一阵叫喊，楼上的守夜人下来了，黑豹只好一溜烟逃走。
大约是午夜过后，黑豹又来了，令人奇怪的是院门和房门都虚掩着。
人们都睡熟了，张三叔朦胧中感觉到有一个热乎乎的东西在脸上滚动着，抚摸着。他一下子惊醒了，借着窗洞里漏进来的月光，只看见黑黑的一团俯在自己的头顶上，他忽然醒悟到，这是黑豹。
出现在主人面前的黑豹简直变成另外一副模样。它身上的毛色从前象黑缎子，现在又脏又湿，许多地方翻毛倒张，露出一道道伤痕，爪鞘上好象结着血痂，受了枪伤的耳朵正溃烂着。黑豹向着主人扑去，就象被人欺负的孩子回到家中扑进母亲的怀抱，眼里似乎闪着泪光，低声地哼着，把头朝主人怀里钻。主人更是激动异常，当他在偶然间从枕边发现了黑豹给送来的玉石嘴儿烟袋之后，他简直无法控制自己了。黑豹又用鼻子在主人脸上蹭。老人抱着黑豹的头，轻轻地说：“黑儿，我打过你，还痛吗？”黑豹似乎懂得主人的话，他伸出颤颤的舌头，又去舔主人的鼻子、额头。老人忍不住，流泪了。
黑豹从不把普普通通的对主人的忠诚看作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品格。它只始终如一地信守着对主人的热爱和信任，因此，向来不肯摇尾巴。但在这时候，一种对劫后余生的珍爱转化出来的相互慰籍，使它努力地摇动着尾巴。找到了主人，黑豹似乎把那许多难以忘记的委屈，对村子里发生的那些变化无穷的把戏都原谅了，忘记了。它得到了它所急需的东西。
听说是黑豹来了，和张三叔同“班”的几个人都爬了过来。他们被这只灵犬的行为感动，各自找出好吃的东西。黑豹一面吃着，一面时不时抬起头来高兴地瞧瞧这个，瞧瞧那个。
正在这时候，木板门“嘎”地一声大敞开，一道强烈的电筒光柱照射进来，紧接着一声吼：“搞什么？”这是冯老八的声音，人们一下子僵住了。
张三叔一把按下黑豹，顺手拉过被子盖住。冯老八显然早已知道了一切，他径直朝张三叔身边走过来，一手揭开被子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黑豹不等冯老八下手，象一头猛虎朝冯老八一头撞去。冯老八被撞翻在地，黑豹就势朝门外逃去。冯老八连滚带爬，一迭连声喊：“打死它！打死它！”外面院子里也在叫喊：“打死它！打死它！”院门紧闭，黑豹左冲右突出不去，它愤怒地直立起来，一次一次地朝门上撞去。紧接着，惊天动地两声枪响，黑豹又一次直立起来，摇晃了几下，重重地摔倒下去……
房子里的人一个个呆若木鸡，张三叔被这枪声惊醒过来，疯狂地朝院子里冲过去。
黑豹倒在大门边，木板门被它钢铁的头颅撞破了，一缕缕晨雾从外面钻进来。黑豹的身体还在抽搐，它的眼里闪射着留恋的，兴奋的光芒，它哀号着，因暴怒而竖起来的颈毛还直立着，鲜红鲜红的热血正从伤口里淌出。
张三叔轻轻地从地上把黑豹抱起来，双手托着受伤的黑豹，象当年一样，昂然朝龙王村走去。谁也没去拦他，谁也不敢去拦住他。忽然，他回过头来，横眉倒竖，直视着冯老八一群，恨恨地骂道：“你们，等着！早晚，有你们败兴的日子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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